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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
路遙不覺遠─我的詩學之路

蔡瑜＊

中學時期的我就以中國文學系為第一志願，進入臺大以後更確定以詩學為

目標。這個想頭在初始或許只是一個朦朧的浪漫夢想，只因為對詩特別有感，

深信若能從「性之所好」出發，在取之不盡的古典精華中自由翱翔，應該是無

比幸福的。中國詩學從作品到理論浩瀚如海，當興趣成為志業，就必須有深耕

廣拓的打算。我的研究約可分為三個階段，從碩博士論文到教授升等論文，皆

以「唐詩學」為標的，研究的時間軸以明代為起點，上溯至宋元，最後來到唐

代自身的詩學。唐詩是中國文學批評最重要的試金石，無數的文學理論由此生

發，通過貫時性的系列研究，「唐詩學」幫助我建構了一個具體而微的中國詩學

地圖，訓練我嫻熟於既有的詩學研究谿徑，給我一種按部就班的扎實之感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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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，這一階段也留下不少待解的困惑，潛藏了依循傳統研究方法難以突破的瓶

頸。

在期待轉折契機的同時，我開啟了第二階段的研究，將焦點放在有關 「自
然」 的詩學。這項研究的展開，仍然多少存有 「任性」 的成分，想要印證自身 

「性好山水」 的體驗。那種發生在我身體中的感知與領悟，正以我的身體為中
介，勾連起古往與今來，我該如何通過詩歌研究將之表述出來？這個議題足夠

宏闊，即或我出自私願，也不至於窄化了中國詩學。相反地，「自然」 無疑是當
今世界的顯題，各個學科都以不同的角度切入討論，在現當代研究 「自然」 不可
能沒有潛在的參照體系，跨越學科藩籬的思考成為必由之路。我的自然詩學奠

基在 「六朝」 這個獨特的時代，此時詩學、思想、畫論，在 「自然」 這一議題上
共振交響，詩人同時可以是哲人，「自然」 是生命至高的境界，同時也是實踐此
一境界的場所。真正貼近這個時代的詮釋是使文史哲重新合流，掌握 「自然」 的
多元投射及其多義性。在如此的視野下舊議題勢必展現新風貌，我將主軸放在

田園、山水、風景詩的根源性理論，以身體與場所的交互詮釋，完成陶淵明、

謝靈運、謝朓的重新定位及系列探究。

六朝自然詩學的脈絡極為複雜，其中涉及的許多文學主題皆可對應到時代

的思想議題，順此脈絡可以向前向後輻射擴散到不同時代，建構詩與思交響的

譜系，以完成更為全面的中國自然詩學。只是，當我們想要說清楚六朝詩與唐

宋詩在自然表現上的根本差異時，除了思想形態之外，體式變革的因素無疑躍

居首位。漢語漢字的特性及其形構詩歌體式的原理有必要從根源處追究，這一

問題意識促使我的研究邁向第三個階段，亟需匯通語言學以研析其與詩學的深

度關涉。我於是順著六朝詩學的脈絡重新定位南齊 「永明體」 為中國第一次詩界
革命，此一變革立基於梵漢交流所帶來的深刻語文自覺，在 「聲」 的方面，永明
詩人從梵漢對照建立聲韻分解的審音原理，從轉讀佛經與梵唄吟詠體察語言自

身的音樂性；進而由音韻的可分解性，領悟詩歌聲律的可調節性。由於學科性

質及聚焦不同，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很難直接回答詩學的問題，而須經過脈絡的

重新梳理，過程極為艱辛，但也因此充滿發現的樂趣而能有所突破。此項研究

成果彌縫了六朝文學批評史的諸多斷層，將文學批評鉅著 《文心雕龍》、《詩品》 

與永明詩學連屬為一場接續發生的文學自覺運動；也為入唐以後蓬勃興盛的詩

歌體式革新，找到發展源頭與堅實的理論基礎。

當六朝詩學向下貫通到唐詩學時，我的前後研究因而連成一氣，十多年前

的研究困境也展露曙光。當年因為研析唐人 《詩格》，對傳統格律研究的框架產
生了許多疑問，此時這些疑問以更強烈的方式向我叩問。過去以人工標記詩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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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韻再進行統計分析的步驟極為繁瑣，致使詩歌的格律研究長期處於滯後的狀

況，以致無法正視唐人 《詩格》 與清人 《詩話》 間的格律規範，實存在巨大落
差。對此問題的質疑，我在 《唐詩學探索》 中已有理論的提示，終因不能取得鉅
量的實證數據而不得不擱置。十多年來這個問題始終縈繞心頭，不曾或忘，而

今終於在新的時代尋獲解決的契機。便積極和語言學及資訊學者籌組團隊，共

同研發「漢詩格律分析系統」，將數位工具導入詩學研究，為詩歌的音韻分析及

體式研究提供高效能的研究工具。這項努力無意將詩學導向量化研究，而恰恰

是要將之從繁瑣的統計流程中解放出來。當數據驗證不再成為負擔，研究者可

以有更多的大膽假設與小心求證的探險，將焦點放在現象分析與理論思辨，從

而深化甚至創新議題。未來的三年，我希望能夠完成一部漢詩格律發展史的專

著，為詩歌的韻律美學提供最基源的研究依據。

這一段漫長的詩學之路，始終有著科技部的計畫支持，起初我只懂得單打

獨鬥，提出一個個單篇論文的寫作計畫。但這個情形在參與整合型計畫 「重探中
國人文傳統的自然觀」 及 「身體與自然─一個跨文化的論述」時有了突破；一

方面得以從跨學科跨文化的視野來審視自己的研究主題，一方面促使自己以更

長遠的時程規劃自身的研究。在此期間我也獲得科技部的補助前往日本京都大

學研究，見證了多學科共同聚焦於身體、自然議題的豐碩成果；深體以漢字文

化圈定位中國文化研究的重要性。這些歷練對於開拓傳統中文研究的視野有莫

大的助益。爾後，為了突破研究工具的限制，而主持數位人文計畫，合作的伙

伴更跨越了人文與科學的界線，其間的溝通協調充滿挑戰，也處處驚喜。既是

跨學科的合作，其影響就不會是單方面的，而具有相互性。能夠彼此開放視

域、相互尊重學習，跨學科的合作才有機會開拓出嶄新的思維方向，引領研究

者調整解決問題的方案，其收穫往往始料未及。

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勝場，即或是從事古典研究也應與當代互通脈息，

將掘發出的古典精義透過創造性的轉化，連結現代社會的知識結構，以新的形

式反饋給當代文化。而具有原創意義的研究總是從自我的蛻變開始，只要堅持

的力道足夠，問題就會自尋出路，指引我們該如何充實自我、尋求合作，以跨

越局限、突破困境。對我而言，從思想、語言到數位科技，每一次的激盪都是

一個化學質變的過程，重構了我對世界的認知及感覺結構，由此開拓觀照詩學

的視野，向追索更深邃的人文意蘊繼續邁進。人文學首重溝通與傾聽，獲獎的

肯定，正是深層的同理心與共感力的實現，讓人由衷地感激。


